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常想，鸢尾花名字这么美，不知它容貌如

何。
我发现一枝花，挺直的干，娇羞欲语的花

容簪在绿叶如竹的碧波里，温婉，恬淡，似乎
褪尽了内心的火焰，参破了岁月的静好，又恰
如簪在宋词里的一阙，更似一只只蓝色蝴蝶飞
舞于绿叶之间，仿佛将春的消息传到四方。我
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一丛花，随风翩翩，轻
舞飞扬。浮生此时，我跌进如幻梦境。

这正是鸢尾。鸢尾花，鸢尾科鸢尾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统称，生长在日本、中国、西伯利
亚和温带地区。鸢尾花是花色最丰富的花卉，
拥有全部色系，花色艳丽多变，一朵花上有两
三种颜色，是园艺界长盛不衰的宠儿。

我们单位花圃里也种有鸢尾花，我拍照并
配一首诗发到了朋友圈，好友纷纷点赞。一位
好友在朋友圈留言：“猛的一看可像蝴蝶。”另
一位称：“这是鸢尾花。又叫蓝蝴蝶、紫蝴蝶、
扁竹。和百合花特相似，不像百合花有六片花
瓣。鸢尾花只三片花瓣，外围三片是保护花蕾
的萼片，酷似花瓣。”有朋友还告诉我，鸢尾，

本是一富家千金的芳名，她美丽聪明，爱跳
舞，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她殉
情于一片白色的花海。那片白色花海，慢慢变
成了好多颜色，花开时节，像万千蝴蝶飞舞，
又像鸢尾翩翩起舞。

闻听这话，我的心，落进浮想联翩的海。
记得去年，朋友曾在微信上发文：阳光，

水岸，大束大束的花，伟岸、明艳。于是，我
乘兴造访，亲睹了一片芳华。只见，水畔，这
些花植株高大，花纯黄色，似金波涌动，又似
蝶狂蜂拥。柔软的沟壑晾晒体香，饱胀的花
瓣，脉脉温情，花色水光相辉映。这地，就是
临颍县的千亩湖即黄龙湿地公园；这花，就是
我现在才知道的湿生鸢尾，又名黄菖蒲。

爱花人士称，鸢尾花的花语是我很想念
你，传播好消息的使者，爱的使者。它在我
国，常象征爱情和友谊，象征着前途无量、鹏
程万里、明察秋毫。不同花色，又花语缤纷：
白色，表纯真；黄色，指热情开朗、友谊久
长；蓝色，则是赞赏对方素雅大方或暗含慕
仰；紫色，寓意爱意吉祥。可一朵鸢尾花，只
有一天寿命。唏嘘之余，第二天，我到花叶

间，心心念念着芳名，却再也找不到昨天那朵
鸢尾花的芳容了。不过好在，我于这方绿海看
到更多幽蓝的花苞，有二十余朵，饱胀得要裂
开似的。“作为躯体，每个人都是单一的；而作
为灵魂，每个人都绝不孤独。”黑塞的睿语触动
我的心。我和鸢尾花相遇，把它寻觅，其实就
是遇见自己，寻觅自己。

黑塞认为：人人心中皆有一朵鸢尾花，只
是大多数人并不懂它，随着长大更是遗忘了
它，更别说花中的隐秘了。携着生命最初信
息，花冠那蓝色的纹路，金色的药柱，巨大的
花萼，幻景背后有不可言说的神秘。

相传，法兰西王国第一个王朝的国王克洛
维受洗时，上帝送他一件礼物，就是鸢尾。梵
高辞世前一年，在法国寓所画的那幅 《鸢尾
花》，则是有髯鸢尾的一种，是香根鸢尾，是法
国的国花。梵高这件作品被称为“圣雷米时期
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鲜丽可爱忧伤，恣意放纵
洒脱，特立独行孤傲，深深吸引人们的目光。

据说，从鸢尾里提取的精油，还能制成香
水和美容精油，这小小鸢尾花，摇曳着阳光的
琼浆，将诗意流淌……

遇见鸢尾花 ■陈伟华
一路向北，山里，一路繁花似锦，风响亮

而悠长，风里混着花香。槐香漫天涌来，潮水
一般淹没了我们。

风吹嫩叶的声音也很好听。叶子很小，很
嫩，有点像小提琴的呢喃，还像钢琴的低音，
侧耳静听，宛若天籁。此时的天地是丰盈的、
饱满的、热情的，没有什么美妙的词语能够形
容此时的春色了。如果有一场小雨，会更好，
雨中的一切更迷人。

村庄很美。一树树淡紫色的桐花立在村落
里，犹如一个个绝代佳人含情脉脉地注视着
你，路过树下，一股奇异的清香飘来，我想最
美的仙女身上也就是这种馨香了。一棵棵青翠
的杨树，晃动着嫩绿的枝叶，好像在向人炫耀
新着的绿衣。偶尔遇到一树开满白花的槐树，
我们就欢呼着停下车，拿着竹竿，将树上开满
槐花的枝桠拉下来。我用竹竿拽下槐树枝，女
儿和侄儿飞快地在地下捡花枝，妻子捋槐花，
不一会儿布袋里就充满了喷香的槐花。拽一串
放入嘴里，一股甜香扑面而来，嘴里立刻涌上
一种青果般的甘甜。

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从树上落下来，飞落
的槐花不时飘落在空中。仰面用竹竿拽久了，
恍惚间，满天的碧绿色，仿佛一张绿网罩住了
我的眼睛，四周都变成了绿色，连阳光都成了

绿色的。捋槐花最有味道的不是为了享受人间
风味，品尝美味的槐花，而是能够感受到一种
愉悦、悠闲的心境。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村庄，这里的槐树刚刚
结花苞，碧绿色的槐花苞一串串地从枝桠间垂
落下来，青涩得惹人爱怜！这个时节的村野最
为丰腴，村里到处都有开满繁花的槐树，拽拽
槐花，尝尝春天最后的味道，仰头看看绿色的
天幕，让心灵的天空也布满葱茏的绿色。

黄昏，母亲蒸好了槐花饭，槐花饭清香四
溢。槐花用玉米糁搅拌好，辅以蒜薹，加一点
点盐，蒸好的槐花盛满白瓷碗，滴几滴香油，
吃起来甜香可口，我端起碗大快朵颐，不觉间
已经吃了两碗。去学校时，我还盛了满满一
碗，准备带到学校当饭吃。

记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最喜爱槐花，他现
存的诗文中有十多首都是描写槐花的，其中

《秋凉闲卧》 中有“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
寸”的佳句。晚年白居易常闲居洛阳香山寺，
寺院栽有槐树，薄暮中，门前满树槐花，清香
肆意飘飞。虽说白居易所写的槐花不是刺槐
花，但看花的美好情怀是相通的，诗人从一寸
粲然的落花中参透了人生，满目的槐花让他竟
日的幽闲有了寄托，温暖家常的槐花清香，慰
藉着秋凉闲卧家中的诗人。

槐花的香，穿越漫漫时空，氤氲至今。

槐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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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正低头看牌的李大祥一惊，“啊”了一声的
同时回头就对掌柜骂道：“奶奶的，不是说这里
没人知道吗？这下好了，被他们堵在这儿了！快
告诉老子，哪里可以出去？”

“哎呀我的军门，现在前后都被他们围了，
哪里都出不去，您堂堂绿营游击，难道还怕这些
衙役吗？”赵爷急答道。

李大祥强撑道：“老子是不怕他们，可你
们……”

赵爷看他有些犹豫，便故意激他：“衙门抓
了我们，也就是关几天，再罚点银子嘛，可您老
可不一样啊，在这儿让衙门里的人抓了您老的脸
往哪放啊？军门，我们没进过衙门，说不定下面
的人扛不住就会胡说起来！”

李大祥怒喝道：“胡说什么？”
“别的不敢说，他们也许会说是您老人家把大

伙叫来陪您玩的呀！”赵爷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
李大祥大怒：“你敢！”
“军门，我是不敢，可他们……”看到李大

祥又有些犹豫，赵爷就又激道：“军门，您还是
把您的军威摆出来，这次您把他们吓走，他们也
许就不敢再来了！军门！”

就在李大祥有些心动时，陈福已经带人冲到
了楼上。

一个捕快看到了李大祥面前的银钱，上前一
把夺过对陈福喊道：“捕头，这人拿这么多钱，
肯定是个聚赌抽头的！”

陈福看也不看喝道：“连人带钱一并带回衙
门！”

两个捕快应声上前。
“大胆！”李大祥大喝一声，把两个捕快吓

得倒退了几步。他挺起身子又喝道：“老子在
此，你们谁敢抓？”

陈福一愣，急忙近前打量了一下道：“你是
什么人？公然犯禁，还敢耍横，来呀，给我带
走！”

李大祥看两个捕快扑了过来，呼地站起喝
道：“来呀！”

几个便装的官兵应声跑上楼来，叉手道：
“军门！”

李大祥喝道：“告诉他们老子是谁，看他们
有几个胆子，敢抓老子！”

“军门？”捕快们面面相觑，都停住了动作。
陈福也有些出乎意料，他不敢相信自己面前

的这个赌徒竟是绿营的官员，要是真的，他一时
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这位捕头，绿营李军门闲暇无事，
就到小的这里消遣一阵，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来呀，还不给衙门的大人们上茶！”赵爷见陈福
犹豫，赶紧趁机打起了圆场。

“李军门？”陈福仍是半信半疑。
李大祥见面前的捕快们犹豫，就觉得是自己

的身份对他们起到了威慑作用，就想，既然如此，
那就再吓吓他们，自己也好快点脱身；因此他就又
大大咧咧地坐回原位，冷冷道：“假了包换！”

此时的陈福却已经有了主意，趁李大祥坐的
时间转身对身边的一个捕快使了个眼色，直到那
捕快离去后他才突然转身问道：“看来军门是不
知道同知衙门禁赌的告示了？”

李大祥故作不屑：“同知？多大个官呀？”见
捕快们不语，他突然骂道：“老子是兵营军功记
名参将，他一个五品文官也敢管我绿营？”

陈福却仍不动声色道：“军门大人，在下不
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军门大人，对不
住了，既然在这儿碰上了你，怕是得跟我回一趟
衙门，不管你的品级多高，你得随我见了同知大
人再说！”说着突然变脸喝道：“统统给我拿下！”

几个捕快应声扑了上来。李大祥没想到这些
捕快竟敢真的对自己下手，欲要反抗，却来不及
动手就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同时，被他喊上楼来
的两个便装官兵也在反抗中被生生擒住了。

签押房门外，所有被抓回的人一拉溜跪在那
里，只有李大祥不但不跪，还在挣扎着破口大骂。

签押房里，陈星聚怒不可遏：“岂有此理！
竟敢不顾本官三令五申暗里聚赌，拿得好，若不
严惩定会助此风重燃！把所有人犯押入大牢，明
日细审严办！”

在他面前躬身听令的陈福应道：“是！”话毕
当即回身对门外喝道：“一应人犯统统押回大
牢！”待听到门外的人犯被押走完后，他却又返

身来到案前：“叔！聚赌之首犯怕是没有到案
呢！”

陈星聚一惊：“啊？查出是什么人没有？”
陈福回道：“看那个姓赵的掌柜是没有能力

把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聚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去赌
的。我已经问了，他说是有人花钱雇他在这里租
房聚赌的，雇他的人是谁，他没见过，也不知道
姓甚名谁，他只管经营赌坊，其他一概不知。看
起来他后边的人藏得很深呢！”

陈星聚的眉头紧缩起来：“查房主！房主是
什么人？”

“房主是这里住的垦民乡绅，颇有些钱财，
平日不但不和官府作对，并且常住南台湾做生
意，房子是留守的下人租出去的。”

“租房者何人？”
“我看了契约，租者为庄汉，何方人氏、做

何营生均未写清楚，因此，我觉得找到这个租房
者也绝非易事。”

陈星聚沉吟了片刻道：“选这么个地方暗中
聚赌？而且是在禁赌最严，几乎再无人敢顶风犯
禁的时候，你不觉得奇怪吗？”

陈福也道：“是呀，我也觉得这人好像是故
意和我们作对似的！”陈星聚怒道：“查！彻查！
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你们再派人
手把淡水地面过一遍，所有可能成为赌窝的地方
都给我盯紧了，再有聚赌、参赌的，一个都不要
放过！我就不信这赌风刹不住！”

陈福道：“是！”
“对了，你说这次参赌的还有绿营的人？”

陈星聚忽然想起陈福回来就向他说起的事。
“是的，还是个不小的官呢！已经把他押回

监房了，叔，牵扯到兵营……”陈福不敢再往下
说了。

“这……”陈星聚也有些犹豫起来。
陈福近前道：“叔，我知道地方不能管兵营

的事，但是，当时在气头上我就把他一起抓回来

了。现在怎么办？”
须臾间陈星聚已经拿定了主意：“这样的事

已经不是一次了，再不管我们在淡水的禁赌就要
泡汤！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

“可您老人家是文官哪！”
陈星聚怒道：“文官管不了，就让武官管！

天已经亮了，你也别睡了，现在就拿我的名帖去
请曹军门到这里议事！”

就在陈福应声转身的当儿，忽然一阵喧哗声
从外面传来，他急到门口看了一眼又回身道：

“不用去了，来了！”
衙门的大门被冲开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官

兵已经开进了衙门。
几个衙役想上前阻拦，却被匆匆进来的官兵

推开，只好看着他们在签押房门前列队。
五品武职装束的管带曹志忠把手中的马鞭扔

给了身后的随从，径自从队列中出来进了签押房。
就在官兵进入衙门的同时，教堂的门口却发

生着这样的事情。
门外，一群人正在围观着一个靠墙坐着的乞

丐，看得出他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一个修女给他
喂水。

须发皆白的拉奥神甫来到他们的身边，掰开
乞丐的眼睛看了看，又在胸前画了十字后喃喃
道：“上帝呀，快来拯救这罪恶的灵魂吧！”

恰在此时，玛士带着罗豹从院里走出。

玛士使了个眼色，罗豹急忙挤上前去伏身推
醒乞丐：“喂！你不能死在这里，快起来走！”

拉奥神甫却伸手拦住他道：“上帝不会抛弃
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快唤醒他，问他的家在哪
里，让他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吧！”

玛士已经来到了乞丐的身边，推了推他道：
“喂，你醒醒，你家是哪里的？神甫问你呢！”

乞丐闻声似是艰难地缓缓睁开了眼，指着自
己的嘴发出了啊啊的声音。

“你是哑巴？”看乞丐又闭上了眼，玛士回
头说：“他是个哑巴，怎么办神甫？”

“可怜的孩子！”拉奥叹了一声说：“玛士牧
师，请你安排人先把他抬进去，我看他是病了，
上帝应该保佑让他得到健康的！”

“是 ！” 玛士立即指令两个教民抬乞丐进
门。就在乞丐被抬起的时候，乞丐垂下的手臂上
一个有规则的疤痕被他看在了眼里，他似乎觉得
这样的东西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一时又想不
起来在哪儿见过，便沉思着返身，并回头问跟在
身后的罗豹：“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到
这里的？”

罗豹忙答：“以前只见过他在这一带沿街乞
讨，可并不注意他是个哑巴；今天门房发现他的
时候他就已经倒在门外了。当时很多人在围着
看。怕他死在这里，玛丽修女就给他喂了水。现
在他已经能行动了，把他轰走吗？”

“不！既然神甫让他留下来，就让他先留下
来吧，不过你得去查一下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
里的，这个人好像有秘密的。”玛士吩咐道。

罗豹不解了：“秘密？一个哑巴乞丐会有什
么秘密？”

玛士不耐烦地说：“你不懂，去查吧！对
了，我让你去查日本人撤兵的情况查了吗？”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九）

■余 飞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神农顶
站在神农顶，我已经是山了。
抬头看不见一只鸟的飞翔。雪山层层叠叠，

直指苍穹。长长的冰须结在树枝上，白雾像冰凉
的溪水，浸泡着山冈。

坐在危崖上，想一个人的高度。
五千年前，他像夸父一样出发，走过三山五

川，最后在这里停下脚步。
架木为梯，架木为坛，架木为屋。他是一位

学者，在大地上写下严谨的诗行。
山为他捧出五谷的种子，为他长出百样的青

草。
摘叶为茶，燔谷而食。他把万物咀嚼成生生

不息的历史。
然后，他死了。骨骼就化成了山顶。他的高

度，就是人类探索的高度。
有风劲吹。摇动脚下的每一枚叶子，沙沙

沙，像梦的琴音。
神农架，巍然屹立。那些大大小小的石林，

就是他扎下的生命之根。

树们
整个神农架，都是在他们的怀抱中。
一棵冰冷的冷杉树，能让冰冷的心不再冰

冷。
巴山冷杉林，是高大的铁血战士。卓然向

上，遮天蔽日。让森林里飘浮着苍翠的拥挤和繁
乱的芬芳。即便被天雷烧灼而死，也要傲然而
立，怒指青天。冬日里，雪压绿涛，千树万树梨
花开。冷杉林悬垂无尽的冰凌和凝炼的诗句。冷
杉，神农架峰峦上隐居的诗人，只欢迎苍鹰的盘
旋。

高山杜鹃连石缝也不放过。她们在针叶林和
高山草甸之间，像桃花一样摇动春风，托起簇簇
红云。夜晚，这些最早开放鲜花的植物，花朵与
枝叶都结在冰凌之中，像一段水晶般的爱情。

箭竹低矮而细，枝条柔韧。风拂过，竹叶留
下倔强的喧响。60 年一个轮回，开花，结子，
枯死。然而，群山之上，死去的箭竹没有倒伏。
她们大片大片地站立着，像风中摇曳的芦苇。谁

能相信，她们至少要挺立 5 年，守护脚下的土
壤，直到新的竹子长出，才轰然倒下。箭竹，是
神农架守望的母亲，只有母亲，才会有这样的智
慧和胸怀，熊猫是不是她背井离乡的孩子呢？

千年天师栗是神农架的上将军。在三里荒，
他就是一个生性浪漫的画家，把生命的全部精彩
泼洒成一枝一枝的惊叹和歌唱。我不知道，这片
土地的深处，有着怎样的热力和生命的源泉！但
我知道，他的生长必定是天地之间长久孕育的一
声怒吼，也是神农架丛林华章最绚丽的高潮。

神农架的树，都与信仰有关，与爱有关。穿
行在这样的丛林里，人会变得高贵起来。

石头的河流
石头，成千上万的石头！
像丹青随手洒下的墨点，绵延起伏在蜿蜒的

香溪河山涧里。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坐或
站，或走或停，沉默或者亢奋，悠闲或者焦虑，
音符般地布满了五彩的河床。是墨像派的杰作
吧，表象的背后是一个个激情流泄的空间，诉说
着生命的冥想和壮烈。或是幻像派的即兴之作
吧，绚烂的吟唱已经结束，戛然的休止蕴含着丰
富的律动。

站在神农架冬日的溪畔看你。我听见你心中
的回声像大海一样在汨汨流动。

你是从白垩纪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满身的冰
雪圈点着时空跨越的惊险和艰难。那个叫神农的
老人，他倔强的药铲可曾掀动你氤氲的面纱，你
感动的泪水是否就汇成了脚下这淙淙的溪水？要
不，你就是昭君省亲不慎洒落的珍珠了。香艳的
溪水，将这场季节的流逝装饰得姿影妖娆，妩媚动
人。桃花鱼像一支送亲的队伍，消失在时间的深
处，变为瑰丽的怀念。唯有风跟着你，一曲雄豪而
婉转的《黄瓜花》跟着你。还有什么比这爱的琮
琮叮叮更令人肝肠寸断，更令人此情绵绵呢？

石头，坚硬的石头，你是大海留下的舍利
子。抚摸你的骨骼，我们依然能听见群峰如浪的
金戈之声，顺着你的血脉破空而来，让我们的灵
魂饱受洗礼！

金丝猴
神农架的早春，是从金丝猴的啼声中开始

的。
金丝猴是高山的精灵，是神农架千顷森林之

中华美的音符。
早晨，在大龙潭，纷纷扬扬的大雪突如其

来。金丝猴在玉树琼枝间跳跃舞动，全身的金丝
毛，像披风似的垂下来，叽叽哇哇的欢叫，可是
在演绎生命精彩的乐章？

太阳出来了，森林里一片玉的世界。每棵树
都挂满冰清玉洁的宝石。松鼠和金丝猴的叫声中
多了一些湿润。红红的梅花盛开如火，雪幕和严
寒也阻挡不了它们报春的渴望。花上的雪层绒绒
的，如轻软的柳絮。在这雪国里，梅花半白半
红，红里透白，愈发娇艳了。

金丝猴像一团团霞光，掠上了腊梅树枝。
它满头被白雪粘濡的冷硬毛发，白里透黄，一
如传说中的精灵。枝头上有雪块震落下来，又
在空中飘散，好似森林仙子在舞动轻柔的白
练。一只老猴为小猴拍扑着身上的雪花，细
腻，爱怜，温馨，犹如慈母为女儿披上一件密
缝的暖衣。

这就是神农架的春天，像一个童话，一段让
人感动的奇遇。

野人
神农架比历史还要幽深，什么秘密都可以在

这里隐藏。在神农架行走，野人总能钻进我们神
秘的幻想里。

在天门垭，在板壁岩，野人们正以一种纯然
的状态，生活着，自由，超然，充满血性，以及
戒备。他们也许就藏在一扇门的后面，窥视着我
们这些蝼蚁般探秘的人群。只有等到人与自然完
全融洽的那一天，他们才会主动走出来吧？

一棵古树一只幽灵，一丛箭竹一处幻影。它
们可否也是神农架的野人？

人世间，又有几人真的能像张金星那样，做
一个遁入自然的现代野人？十几年过去了，他的
胡子长得可能野人见了都要害怕了吧。

暮色中，神农架把太多太多的秘密，再次掩
盖。

走吧！带一把箭竹的叶子走吧！把它放在枕
下，只当夜夜枕着神农架，在梦中做个云游的野
人。

神农架的春天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这是漯河南郊。风，掠过潦草的夜晚
小鸟睡了，是否会，梦见远方
小草睡了，梦中，也在生长
这是它们的故乡，土生土长的地方
这是别人的城市
万家灯火下，有一样的悲欢离合
老家的麦子就要熟了，颗颗麦子归入粮仓后
会有一场又一场的雨水，前来倾诉
浩浩荡荡的水，流在别人的土地上
这是漯河南郊的夜晚，我酒后而至
我站在向南的树枝下，心怀悲戚
无月之夜，不说山高，也不说水长
请给我一扇打开的门，请给我一条回乡的路

在嵩山路斜拉桥看流水匆忙

嵩山路和嵩山没有关系
这城市里，很多叫做山的路
都和山没有关系，很多路都是无法回头的路
很多山只需半个梦就能到达
很多山此生再不能到达
要说多少句再见才能再相见
要流多少泪才能没有泪
人生苦短，却注定要遍体鳞伤
无一桥可渡，无一船可渡
流水带不走这琐碎的忧伤。它自顾不暇，跑得匆忙

河畔

我静立不代表我不在行走
单薄的身影正随波浪起伏
我熬过漫漫长夜，终于迎来黎明
为了依然未曾放弃的信念
我要学会宽恕，恕人，也恕己
心如明镜，尽量把光反射出去
残留的部分，已足以温暖生活
多少人，最后不知所踪
我想深切地呼喊。让走远的流水，回过头来

漯河南郊的晚上
（外二首）

国画 总领群芳 邓 云 作


